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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条遭吞 索债缺证据
转换角度 讨回血汗钱

欠条被骗

老汉无法伸冤

那是多年前一个秋天的上午

我正在事务所的办公室里为一个案

件的开庭做准备工作 这时 我原

来在部队时候的老领导带着一个老

人来找我 老领导说 这个老人在

讨债过程中受了骗 他非常生气

让我无论如何要帮老人讨还公道

我连忙请他们坐下 让老人先

说说他是怎么在讨债时受骗的

老人告诉我他姓邹 欠他钱的

女子叫马玉莲 欠款数额是 万

元 一个月前 马玉莲让他去结

账 他去了之后 马表示要给钱

让他把欠条先拿出来 老实巴交的

邹老汉便将欠条交给了马玉莲 谁

知马接过欠条后 竟然立即把欠条

塞进了嘴里

邹老汉做梦也没有想到马如此

无赖 待他回过神来时 马玉莲早

将欠条咽进了肚里 邹老汉急得没

办法 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警察来

到后 马玉莲全然不承认此事

警察对邹老汉说 你说她吃了

你的欠条 可你没有证据 她即使

真的吃了 我们不在现场 也证明

不了 你还是找律师打官司解决

吧

邹老汉当天就匆忙去找律师

可律师听说他没有了欠条 马上说

这官司没法打 后来他又找了不少

律师咨询 大家都表示打官司必须

有起码的证据 现在没有证据律师

也就没有办法

又气又急之下 邹老汉旧病复

发住进了医院

慕名上门

前景不容乐观

一时间 邹老汉的遭遇成了

提防小人 的一则警示故事 在

他身边的亲朋好友中口耳相传

而我的老首长正好听到他的家

人说到这事 正所谓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老首长想到我多年从

事政法工作 现在又在做律师 便

极力推荐邹老汉来找我 热心的他

跟邹老汉约好时间 直接带着邹老

汉找到了我

一听邹老汉说他目前没有欠钱

的证据 我也感到这个案件非常棘

手 我向他和老首长解释说 打官

司是要讲证据的 作为原告主张马

玉莲欠钱 就需要提供她欠钱的证

据 如果没有证据就要承担败诉的

后果

听到我说的话 满心期待的邹

老汉一下子泄了气 老首长愤愤不

平地说 你太不负责了 怎么能把

一个受到社会上坏人欺负的老人推

出门 你再好好想想办法 这个案

子 你非接不可 我们走了 我明

天来听信

看着满怀正义感的老首长和满

头白发 一脸焦虑和失望的老邹走

了 我的心里也很不平静

的确 这样赖账的人实在是太

可恶了 从我的本心来讲 当然也

很是想替邹老汉讨个公道 但是诉

讼不能全凭热情 而是要讲证据

讲法律 思来想去 我一时间也没

有想出个所以然来

转换角度

案情突现转机

第二天来到办公室 老首长和

邹老汉已经早就等在那里了

我请邹老汉再讲讲欠条丢失的

过程 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切入途

径 邹老汉又把那天发生的事重新

说了一遍 虽然又增加了很多细

节 但没有什么真正有价值的新东

西

眼见情势不妙 邹老汉眼里含

着泪花 嘴里喃喃说 这个世界还

有没有公道 我两年的血汗钱真的

就这样完了 这事就没有办法了

么 那要法律还有什么用

我一听邹老汉说 这两年血汗

钱 连忙问他 你为什么要把两

年的血汗钱都借给马玉莲 邹老汉

说 是她欠我的工资 给我打的欠

条呀

一听这话 我顿时眼前一亮

赶紧追问他 你说马玉莲欠你的钱

是工资 老邹说 是呀 我在她办

的敬老院当主管 还在那里长年值

班 为了做好工作 半年都不回一

次家 虽说是主管 其实什么都得

给她干 可她长年欠我的工资 老

说她资金紧张 上半年推下半年

下半年推到过年 光打欠条就是不

兑现 一直这样做了两年 她给我

写了一张总的欠条 我的工资是每

月 千元 年就是 万元

我一听 原来是欠的是工资

马上兴奋地对他们说 这个案子有

转机了

法院开庭

证人谎话连篇

虽然由一起借款纠纷变成了追

索工资款的案件 但因为劳动仲裁

的时效已过 只能直接走诉讼的途

径了

我当即准备了各种材料 去法

院立了案 很快 法院就定下了开

庭的时间

法庭上 马玉莲果然又一次耍

起赖来 在法庭上她表示 邹老汉

根本不是什么主管 也没有工作两

年 而是只做了很短的时间就走了

的普通员工

马玉莲提供了三个证人的证

言 以证明她所述的是事实

而我们则提供了曾在该敬老院

工作的职工的证词 证明邹老汉不

但是敬老院的主管 而且的确在敬

老院做工作了两年

问题是 邹老汉与敬老院之间

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工资

没付所以也不存在工资单等凭证

法官一时也不好判断该相信哪方的

说法 于是 证明邹老汉与敬老院

有事实劳动关系就成了案件的关

键 我一看证据不足 要求法官给

我们时间以提供证据 法官也同意

了

回来后我问老邹 马玉莲找的

三个证人你认识吗 老邹说 这三

个人根本不是敬老院的员工 他在

敬老院工作了两年 从来没有见过

他们

虽然我相信邹老汉的说法 那

三个人显然是受到马玉莲的指示公

然作伪证

可问题是 面对狡猾的被告

我们该如何拆穿他们呢

分析证人

找准突破方向

围绕此事我左思右想 显然光

有我方的证人还不够 还要证明马

玉莲和三个证人是说了假话 才能

证明我方证人证明的是事实

而且如果能够拆穿被告方的谎

言 对于法庭认同我方的陈述大有

好处

我绞尽脑汁 冥思苦想了好几

天 眼看法院再次开庭的日子就快

到了 邹老汉也越来越心急 几乎

每天都要来所里追问我办法想好了

没有

我分析了一下三个证人和马玉

莲的情况 首先 马玉莲是案件中

的被告 又是曾经吞下欠条的人

无论从案件的利益来看 还是从性

格特点分析 她都比较难以攻破

但相对来说 那三个证人本身

和案件并无关系 又是受了马玉莲

的指使或者利诱说假话 显然他们

是我方的突破口

于是我首先决定 就从这三个

证人处下手

随后 我又对三个证人进行了

分解 决定从其中文化程度最低

看起来最胆小的刘某下手

虽然我对开庭当天的策略 应

变情况作了缜密的准备 但究竟效

果如何 只有真正开了庭才能知

道

巧使计谋

进行分化瓦解

开庭那天 根据事先的安排

我先让邹老汉不要出庭 我让邹老

汉的家人帮我找来几十张老人的照

片带上了法庭

法官不知道我提供这些照片有

什么作用 拿到照片后 满脸疑惑

地看着我

我在法庭上 先向刘某发问

说 你说老邹干得时间不长就走

了 这个情况属实吗

他说 属实

我问他 既然属实 你一定对

老邹印象很深吧

他说 印象挺深的

我又问他 你肯定认识他的

吧

他说 认识的

于是我拿出那些照片说 老邹

的照片就在这里 请你挑出来吧

因为此人其实并不认识老邹

一听要他挑照片就紧张了 我一看

他的神情心里有底了 于是我故意

不断提醒他 做假证是要负法律责

任的 你要是不实事求是 就是故

意干扰法院的正常工作秩序 就是

违法 一定要受到处罚的

他紧张地挑来挑去 可是一直

挑不出来

我说 你既然说认识老邹 对

他印象深刻 怎么看了几十遍都找

不出他的照片来呢

刘某多次抬头看被告席上的马

玉莲 可马玉莲也是干着急 没办

法帮他

我看火候已经差不多了 说

道 你老老实实地说 究竟是不是

敬老院的员工 你再不说实话 查出来

你提供假证 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他一听 脸上汗都下来了 最后

不得不说 是马叫他来的 他不是敬

老院的职工 也不认识邹 所以挑不

出照片来

另外两个证人一听他说了实话

在作证时也赶紧说 是马玉莲给了他

们钱 让他们来做假证的

而我们这边 又补充了几名证

人 证明这邹老汉是敬老院的主管

前后工作了两年

费尽波折

终于讨回工钱

马玉莲一看谎言被拆穿了 连忙

在法庭上改了口 她承认邹老汉是敬

老院的主管 但不承认欠工资的事

她说自己按时把工资发给了员工 不

可能欠邹老汉的钱

我提出 你说你按时发放了工

资 那就请你向法庭出示发放工资的

工资单和签收手续 而马玉莲当然拿

不出有邹老汉领取工资的证据

案件审理后 法院很快作出了判

决 要求马玉莲支付邹老汉二年来的

工资共 万元 一审判决后 马玉

莲没有上诉 一审判决随即发生了法

律效力

听说马玉莲没有上诉 邹老汉非

常高兴 他说 公道终于讨回来了

可是一审判决生效后 时间一天

天地过去 马玉莲又耍起了无赖 一

分钱也不肯给 还到处散布说 我就

是不给你 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三个月过去了 没有拿到钱的邹

老汉又来找我 让我怎么也要帮忙帮

到底 替他把钱追回来

看到老邹焦虑无奈的样子 我也

觉得很难受 便帮他向法院提交了强

制执行的申请

为了帮法官更快地执行 我不但

找到了马玉莲领取工资的证据 还找

到她开的饭店和承包敬老院的收入情

况 以说明她并不是没有钱

一个月后 邹老汉终于将马玉莲

吃进肚里 的工资款全部拿到了手

文中人物为化名

邹老汉拿着 万元的欠条去要钱 欠条却被对方一口吞下

了肚子 无奈报警 警察让邹老汉起诉解决 律师一听邹老汉没

了欠条 都摇头表示官司打不赢 我代理邹老汉起诉后 又发现

被告找人在法庭上公然作伪证

邹老汉的钱 究竟能要回来么


